
美國大選現場：為何愈來愈多拉丁裔選民，倒向反移民的特朗普？

特朗普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舉行了一場極具爭議性的大型造勢，指波多黎各是「漂浮的垃圾島」。這個關鍵群體還會支持他嗎？

2024年10月22日，美國佛羅裡達州多拉舉行的與拉丁裔領導人舉行的圓桌會議上，與會者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祈禱。攝：Alex Brandon/AP/達志影像

大選年，真實的美國是什麼樣的？那些將決定選戰結果的搖擺州，到底在面臨怎樣的現實挑戰？而在美國的華人社群，又在怎樣關心和參與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端傳媒推出了免費的2024美國大選新聞信，每週一、週四，無論你身在何處，都

可以立即獲得來自美國選舉現場的一手資訊和紀錄。請點擊訂閱。

10月28日，選前倒數8天，特朗普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舉行了一場極具爭議性的大型造勢。當日其中一位受邀前來的脫口秀演員所講了一則「笑話」：他說外面有一座「漂浮的垃圾島（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就叫做波

多黎各」。

現場其他發言者也有許多出格言論：說賀錦麗和她的「皮條客」會毀掉美國，如果她當選總統會是坐上大位的「第一個薩摩亞還是馬來西亞背景的、低IQ的檢察官」，泰勒絲男友、足球明星Travis Kelce會成為「下一個OJ

Simpson」（意指會謀殺自己的女友），或是說自己愛和黑人一起「切西瓜」（第一代被解放的黑奴有許多人種植西瓜爭取自立，白人之間常見的醜化漫畫因此常描繪黑人對著西瓜傻笑）。

這場造勢大會讓全國譁然：不止因為這些言論本來就極具冒犯性，也因為波多黎各島民雖然無法參與總統選舉，但在賓夕凡尼亞州，卻有50萬波多黎各人，在關鍵搖擺州是一個不容得罪的選民群體。而那名脫口秀演員得罪的不止波多黎各人，還有

整個拉丁裔人口：他說拉丁裔「最愛生孩子」，他們喜歡「come inside」，就像他們喜歡「come inside our country」。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1004-international-2024-us-election-newsletter


2024年10月27日，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競選集會信息的視頻板與支持者留下的垃圾。攝：Yuki Iwamura/AP/達志影像

但在這個可能改變拉丁裔投票意向的造勢大會前，特朗普在這個群體中的支持度比賀錦麗只落後13個百分點，而他在2016年跟希拉里在同一群體的差距是39個百分點。很多人不能理解，特朗普如此強硬反移民，在拉丁裔之間的民調怎麼仍會

有將近四成？許多人都記得，特朗普在第一次競選時是這樣說墨西哥移民的：「墨西哥送人來的時候，送來的可不是最好的人……他們送來的是一群有很多問題的人，而這些人就帶著那些問題到我們這邊。他們帶來毒品，他們帶來犯罪，他們是強

暴犯，還有一些，我猜有些是好人。」美國拉丁裔中有過半具墨西哥背景，這樣的候選人，怎麼還能在拉丁裔之間取得四成支持率？不管在其他議題上怎麼想，拉丁裔選民為何「敢」投給特朗普？



在今次大選的7個搖擺州當中，拉丁裔選民佔比最高的是亞利桑那州，每四位合格選民就有一位是拉丁裔。在任何選舉當中，在選民中佔25%的群體都不容忽視，何況上次拜登在亞利桑那州僅僅以0.3%的差距勝出，相較之下拉丁裔的影響力更

是非常巨大。在選前最後一週，《端傳媒》受邀參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拉丁裔研究中心的小型發表會。而在發表會上，研究計畫的共同主持人Stella Rouse教授這樣解釋移民議題和拉丁裔的關係：「人們常把移民當成拉丁裔選民最在乎的問

題，這並不正確。什麼時候移民議題會對拉丁裔選民非常重要？是當他們會受到威脅的時候。」

「威脅」才是其中的關鍵詞。Rouse指出，拉丁裔選民不是一天到晚想著移民議題，而是跟其他所有選民一樣在乎薪資、在乎工作機會，平均而言也比其他選民更在乎環境保護。但在很多場選舉中，許多拉丁裔選民之所以會格外重視移民議題，

進而遠離共和黨，是因為在當時的背景下，他們認為共和黨已經對自己造成切身威脅。而隨著更多拉丁裔完全融入美國社會，脫離拉丁裔教會，他們離「移民」的傳統議題，也就愈來愈遠。



移民政策與我何干？世代與家庭背景的差異

這也就是為什麼必須細看拉丁裔選民內部差異；世代是最明顯的切入點。

移民第一代自己才剛經歷過遷移、取得身分的艱辛過程，家庭內也最有可能還有成員尚未取得確定的身分，也因此最有可能受到移民法規變動影響。相對地，到了第三、第四代，不僅自己的公民身分相當安穩，就連身邊可能也都不再有近親面臨遣返

等等的危機，就更可能不會把移民政策當成自己最在乎的事，自然也不會因此必然排斥共和黨。

按照亞利桑那大學研究團隊提供的民調資料，亞利桑那州全體拉丁裔受訪者當中，約有三分之一願意支持特朗普；然而，在慣用西班牙語的回答者（通常是第一代拉丁裔移民）當中則只有不到五分之一，間接佐證了這樣的世代差異。Rouse教授

也指出，拉丁裔選民不再感到受威脅，最單純的原因就是現在有很多拉丁裔選民是在美國本土出生。

「回到十幾二十年前，對於外國出生的拉丁裔選民來說，風險永遠在哪裡，包含遣返、包含更鐵腕的執法政策都會直接衝擊他們的家庭。十幾二十年後，我並不是說這個因素不重要了，此刻的第一代移民都還是會有這樣的恐懼，但隨著移民的子女出

生、長大成人，在拉丁裔選民當中，第一代移民的佔比就是變低了，而新一代的移民不會用同樣的方式理解移民政策的意義。」

而事實上，依照Pew的分析，在2022年的選舉中，拉丁裔選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在其他國家出生，壓倒性多數出生於美國，一出生就有美國公民權。而且因為老一輩當中有許多人沒有投票權，所以拉丁裔合格選民中的中老年人比率比較低，

18-29歲的年輕人佔了全體的31%，明顯高於全美平均的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1/10/key-facts-about-hispanic-eligible-voters-in-2024/


何況，即使年齡相近，不同家庭的移民經驗也有很大的差異，一些家庭根本已經沒有遷移的記憶，但另一些家庭的第二、第三代卻仍深受移民法規影響。

另一位專家、研究專長是德州、亞利桑那州等地的邊境政治與遣返政策的亞利桑那大學跨邊境研究中心主任Irasema Coronado教授也向我指出，家庭背景多樣性，將是了解拉丁裔選民投票意向的關鍵。

「你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這裡變成美國一部分之前，像是亞利桑那、德州、新墨西哥、南加州這些地方就已經有墨西哥人了，他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好幾代，可能從來都沒去過墨西哥，只是文化上是墨西哥人，但從來沒有遷移的經驗，跟『母

國』並沒有真正的聯繫。也有一波人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時遷移來的，他們以為這是暫時的，革命結束就能回去，這群人也在美國好幾代了。」這一群人的後裔遷移的家族記憶非常薄弱、甚至可能不存在，也都早已有公民身分，都不需要直接面

對移民法規變動可能帶來的威脅。



2010年4月25日，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議會大廈外有抗議參議院第1070號法案。攝：Joshua Lott/Reuters/達志影像

相對地，戰後農工的後代就非常不一樣。「接著你要看1942年到1965年這個時期，當時美國需要農業勞工，於是跟墨西哥簽訂協議，很多人領到簽證來美國；但協議終止之後，農人們的商業模式已經仰賴這群便宜的勞工，而墨西哥的經濟也

沒有辦法吸納這麼多人回去工作。所以人們還持續來，季節性地來來去去，這些無證遷移非常頻繁。久而久之，一些人在美國結婚，生了小孩，有些人能拿到永居權、拿到公民身分，但有些人不能。所以全美國現居人口中有1100萬是無證移民，

這群工人和他們子女的佔比很高，估計48%是墨西哥人。」

而後者就是遷移經驗最艱辛、甚至時至今日還在面對移民法規問題的家庭；有許多家庭內部每個成員的法律身分都不一樣，因此面對著高度不確定性。「這些家庭的狀態混雜，爸爸可能是無證移民，但媽媽已經有法定永久居留權，大兒子在墨西哥出

生後被帶來，但小兒子則是在美國出生、擁有美國公民權，而這些家庭面對的壓力非常大，很恐懼家庭會被拆散。」Coronado教授說。在這樣的案例中，對於小兒子來說，即使他本人已經是第二代，確定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甚至可能已經生

下第三代，移民法規仍然會直接威脅他的家庭。

而法規不斷在變，他們不知道通往居留權、公民權的道路是否又會被封閉，甚至家庭成員會不會被遣返，移民政策對他們來說就尤其切身。Coronado教授舉例，奧巴馬推動的DACA讓從小就在美國長大的無證移民能有取得工作許可的機

會，也暫緩遣返這群年輕人，但當時國會、特別是共和黨部分議員拒絕配合，奧巴馬才改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執行。另外，拜登政府在2024年也發布行政命令，如果無證移民是依親而來，已經和一位美國公民結婚，就可以留在美國申請綠卡，不必

先被趕回墨西哥重新申請、並面臨可能長達十年的入境禁令，但南方多個共和黨州長提起訴訟，讓這個計畫目前無法實行，而特朗普也大力攻擊此一政策。

對於這些家庭內的拉丁裔公民來說，即使是在美國出生，共和黨、特朗普的政策都仍將為他們的家庭帶來最強大、最切身的威脅。相對地，對於很多其他同齡的拉丁裔選民，自己和家人都已經相當安穩，就沒有必要將移民當成最大議題。從這個觀點

來說，特朗普此刻的民調，也正是受益於世代交替下的人口紅利，是因為直接感受到移民威脅的拉丁裔移民佔比逐漸降低。



2024年9月3日，Poder In Action 成員為爭取墮胎權在鳳凰城舉行的選民拉票活動，取拉丁裔選票。攝：Ross D. Franklin/AP/達志影像

當下一代不再參與教會，移民政策更顯得遙遠

拉丁裔選民的世代差異跟家庭經驗非常重要，因為這影響了緊縮的移民政策是否將直接對他造成威脅。但很多時候，人也不一定只對自己和家人身上發生的事有感覺──所謂的認同、所謂的共同意識，指的經常正是把群體內其他人面臨的困難當成自

己切身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有些拉丁裔選民會把別人面對的風險，也當成對自己的威脅，有些人卻完全不會呢？尤其在年輕的世代中，差異會從何而來？

Rouse教授提出了另一個關鍵：教會。

年輕人離開傳統的教會之後，就不容易再共享上一代人理解事情的方式、共感第一代移民面對的困境。她解釋，「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拉丁裔越來越多人並不屬於任何宗教組織，而教會傳統上就是聯繫各個世代的重要橋樑，共享文化和語言。但這

樣的體制不再能扮演跟過去一樣的角色，無法讓這樣跨世代的聯繫延續下去。或許拉丁裔之間還能有其他帶來聯繫的組織，但教會不再是其中之一，這也使得拉丁裔年輕人跟上一輩之間的文化有很大的斷裂。」

拉丁裔傳統上多屬於天主教徒，但在移入美國之後，除了有些年輕人離開教會就不再回頭以外，也有一些家庭抽離了拉丁裔的社群，改為投入福音派（evangelicals）的懷抱。而美國的福音派教會在70年代之後已完全投入保守派政治的運

動，尤其在反墮胎、反同志、反女性主義等議題上站在最前鋒。

舉例而言，許多人可能以為天主教選民普遍反墮胎，但到了2024年，其實有將近6成的天主教徒認為墮胎在全部或多數情況下應該合法，白人非福音派新教徒亦超過6成，黑人新教徒更高達7成，唯獨白人福音教徒只有25%，有超過7成認為

在多數或全部情形下都不該合法。同理，天主教跟主流新教徒都已有超過6成支持同性婚姻，但福音派教徒卻仍不到3成。這群拉丁裔在離開天主教會時已經和拉丁裔社群斷裂過一次，如果又投入涉入共和黨政治最深、也最常由白人領導的福音教

派，自然也更有可能接受較為右翼的世界觀，更會傾向把票投給共和黨、投給特朗普。

所以，除了無所屬宗教的拉丁裔以外，福音派新教拉丁裔更是值得關注。計畫共同主持人Francisco Pedraza也向我指出：在支持特朗普的拉丁裔當中，除了男性、低教育程度者居多，另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福音派新教徒。他們不但脫離

了拉丁裔的社群，還加入了右翼白人為主的群體，也因此，當「特朗普將經濟、犯罪、移民等議題編織在一起，主張美國正在往錯誤的方向前進時」，這群人更會「感到共鳴」──「尤其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是被針對的那群人」，Pedraza說。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fact-sheet/public-opinion-on-abortion/#views-on-abortion-by-religious-affiliation-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fact-sheet/changing-attitudes-on-gay-marriage/


2024年10月27日，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拉丁裔福音派居民在禮拜前祈禱。攝：Chris Coduto/AP/達志影像

而當我去拜訪鳳凰城的百年教會聖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時，波多黎各裔的神父也跟我分享了類似的觀察：教會裡的年輕人會因為接觸社群內的第一代移民而關切相關議題，問題在於，把年輕人帶回教會卻並不那麼容易。

聖三一大教堂不屬天主教會，而屬於美國聖公會，但也有上百名拉丁裔信眾。神父向我解釋，此地的第一代移民原先在自己的教會聚會，但他們的教堂被移民署盯上，時不時會有執法人員在教堂外逮捕無證移民。被迫解散之際，聖公會的神父伸出援

手，歡迎這群移民也來大教堂做禮拜。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大教堂現在成為雙語教會，而為了讓拉丁裔信眾也感到被接納、被尊重，在禮拜上也有許多彈性，融入許多來自天主教、來自拉丁美洲的習慣作法。

我問Omar神父：有些人說一些年輕拉丁裔已經對移民問題、對特朗普提出的移民政策無感，這符合他的觀察嗎？他回答，在教會裡的所有人都會對這個議題感受很深，因為這個社群內的第一代移民很多，而面臨家庭被拆散危機的人，很可能正是

跟自己、跟自己的祖母一起做禮拜的那位長輩。神父回憶，有一次有一位教友要申請居留權，「她需要一兩封推薦信，結果全教會你寫、我寫、他也寫，說她如何認真付出、如何深受大家愛戴。這告訴我們的是：為了我們的社群，大家會想要把我們

大家的祖母留下來，而在投票的時候，我們當然也會支持有助於這件事的人。」這種共享的感受，正佐證了Rouse教授所說的教會代間連繫功能。

但神父的說法在另一個地方也和Rouse教授所說的一致：他認為，很多年輕人不會來教會，所以不會有這樣的共感，這也是他們現在努力的方向。他指出，一些人小時候在教會可能遭到不好的對待，或者可能有一些同志接收到的訊息是上帝不愛

他們；而聖三一大教堂是同志友善教會（affirming church），他本人另一位神職人員都是同志，會去同志遊行舉牌子說教會歡迎大家。

在此同時，也要降低年輕人回來的門檻。Omar神父認為，許多新一代的拉丁裔已經無法流利使用西班牙文就是一大問題。「你可以想像一些狀況下，祖父母跟孫子女是不能溝通的，這是在美國的現實」。他認為，這也是雙語教會的好處，「（教

會）為這些子女、孫子女製造了一些空間，可以在英文跟西班牙文之間切換」。面對移民第三代都已經在英語的環境中長大，除了心理門檻之外，也得要先降低回到教會的語言文化門檻，才能談要怎麼進一步在教會當中打造不同代人之間的共同感

受。



2024年10月11日，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在一間拉丁裔餐廳錄製數位內容，上面寫著「你的選票就是你的聲音」。攝：Elizabeth Frantz/Reuters/達志影像

「其他拉丁裔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即使降低了語言等方面的阻礙，仍並不是所有人都想回到拉丁社群當中，都對社群有強力的認同。

有些年輕人是有拉丁裔認同的。根據神父的描述，他們所想吸引的正是願意回到拉丁文化社群，卻可能因為語言而有隔閡的年輕人。「這些人在美國出生，但他們會說自己和媽媽一樣是拉丁裔。所以建立起雙語的文化，是為這些在美國出生的世代打

開門，讓他們可以進來」。

他分享了一個故事：「幾個月、快要一年前，我看到一對夫妻來，他們來參加10點的英語崇拜了一段時間，後來消失了一陣子，但他們之前也沒留什麼資料，我就想說，那我就禱告，看看會怎麼樣吧。過了幾個月，他們改來參加12點的西語崇

拜，但誦讀經文是雙語的。我用西語講道的時候就看他們的臉，他們顯然不知道我講到哪裡了。我就想：『有趣了，到底怎麼回事？』。後來我散場時找機會問了那個男生，他說『我都聽不懂，但我很喜歡！』」

「他說，這是因為那天我們請了墨西哥傳統樂隊（Mariachi）和我們一起做禮拜，他說聽墨西哥傳統樂隊的禮拜音樂，就讓他想起了他的祖母。他們現在不時就會來，有時來10點的，有時來12點的。是這樣的事情告訴我，應該用這樣的方

式把他們帶進來。」

但相反地，也有另一群人對於回歸社群毫無興趣，反而想躲得越遠越好。他們看到拉丁裔移民被威脅，但不認為自己屬於被威脅的對象。

Coronado教授指出，有一群人──「一群比較『同化』的人」──在心理上之所以不會對移民議題有所共感，不只是因為不直接被影響，更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想要掙脫拉丁裔的背景，在心理上想要拉開距離。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成功了、或者

還沒成功但是成功在望，所以不會把自己跟「那些拉丁裔移民」想成同一群人，而且還非常抗拒這種想法。

「他們會說『那不是在講我』，因為我在這裡出生，因為我英文講很好，因為我有在工作，因為我是專業人士，所以覺得特朗普講的是『那些墨西哥人』，比如那些不會講英語的、教育程度不夠好的、不是中產階級的。」Coronado這樣解釋

這群人的心理狀態。

「我要跟他們拉開距離，他們是他們，我是我。我已經融入了，他們跟我沒關係。」

這個心態也可以用特朗普的話來理解。他當年宣稱墨西哥人是強暴犯、帶來毒品和犯罪的名句，中間其實還夾著一句較少人注意的話。「墨西哥送人來的時候，送來的可不是最好的人──他們不是送你們這樣的人來，他們不是送你們這樣的人來」，

特朗普說。而用這個方式來看：對一些拉丁裔，特別是新一代、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拉丁裔選民來說，他們相信自己已經不是特朗普口中「墨西哥送來的人」，而是他口中「你們這樣的人」，是那些比較優越的人。



2017年10月3日，波多黎各瓜伊納沃，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略山教堂分發物資時向人群扔紙巾。攝：Evan Vucci/AP/達志影像

造勢大會事件會影響拉丁裔投票意向嗎？

我問Rouse教授，應怎樣看待特朗普造勢大會的可能影響時？她指出，波多黎各的選民和其他拉丁裔不同，一出生就是美國公民，並不會直接受到移民法規變動的威脅。「一直以來他們感受到的威脅，是他們是否有被當成『真正的美國人』，還

是又會被排除在外。」而這樣輕蔑的話語，正喚起了他們被排除、被拋棄的記憶。

而這件事情在選戰當中能否發酵，就取決於波多黎各裔的選民們會否感到自己的地位被集體威脅。賀錦麗陣營也立刻剪出了一支電視廣告，試圖強化這樣的威脅感，將脫口秀演員的發言連結到特朗普執政時期對波多黎各風災的輕忽，跳接的畫面是特

朗普終於來到島上勘災，但在發放物資的行程中，卻只是把一捲捲餐巾紙隨手丟給災民，提醒波多黎各人對於2017年瑪莉亞颶風時被輕賤、被忽視、進而因此死傷慘重的過往。

對於這件事，Coronado教授甚至認為，其潛在的影響力可能不只限於波多黎各選民，還可能擴及到其他拉丁裔選民。他們可能不會直接受到移民政策衝擊，社群的認同也不特別強烈，但當他們在選前最後一刻聽到這樣的言論時，可能會認為

特朗普對「我們這群人」的歧視一樣也會威脅到自己。這點可能本來不是他們投票的主要標準，但選前這樣的發展，可能會「提醒」一些人這很重要。

「那個說法真的能觸發很多人的回憶，因為特朗普對海地人也說過這些話、對墨西哥人也說過這些話。」關於海地，她指的是特朗普曾說海地是「屎坑國家」（shithole country）、不該讓海地人進到美國，此外，特朗普在辯論台上散布

的「移民吃寵物貓狗」謠言，其醜化的對象亦是海地人。

「很多人本來就無法忘記這些話。我以前住在德州的El Paso，2019年那場沃爾瑪槍擊案，槍手說要殺入侵的墨西哥人（造成23死、22傷），就可以直接連結到特朗普在演講中的言論。而一些拉丁裔選民可能在這個時候就會再度記得：他

對每個人都可以說這種話。」Coronado說。

在教會沒落之下，拉丁裔移民的世代交迭本該讓共和黨取得更多人口紅利，但特朗普陣營的言論，卻可能反倒成為阻緩更多拉丁裔移民流向共和黨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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